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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載睇》：舊信封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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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濤的作品，顯然會讓上一代人倍感
親切，雖然都是新創作，所表達的主題卻
往往讓人憶記從前的舊現象。他有他的冒
進性構思，但那些畫作中的「暢所欲言」
放在今日來看，則更像是一種帶有理想主
義的懷舊心境。

這次展覽中的作品，幾乎每幅畫中都配
有文字（口號），藝術家想表達甚麼，簡
單明瞭一目了然，形式上則很像上個世紀
的宣傳畫，不過這當然是王能濤的「新宣
傳畫」，創作時間從十幾年前到近兩年的
新作不等。其中較為有特點的《流年日誌》
系列中，藝術家表達了他的「新烏托邦」
情懷。「應該說是一種很積極的心態，我
想超越人們過往對苦難的一些理解。」雖
然「新宣傳畫」中仍然可以見到口號，但
已經和當年的「標語」完全不同。

譬如他作品中的《向前看，沒甚麼大不
了》，想要表達的正是一種對未來充滿希
望的意識。「我想超越過去畫文革時期作
品裡人們的那種苦難印象。」他希望人們
看到他的作品能感受到一種真正的樂觀精
神，「不要再活在往日的仇恨和陰霾之
中，不要被鎖在那個時代的困地之中。」
因為一切都沒甚麼大不了。王能濤想表達
的概念實際上很簡單，當然觀眾可以往深

裡去理解，但他最想傳達的是：「這個國
家走過了百年屈辱的歷史，又從文革一路
走到如今的改革開放，種種的磨煉和痛
苦，都沒甚麼大不了。」

過去已經是過去，向前看才最為重要。
從王能濤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直接讀解到
這種樂觀應對現實的精神，他希望更多人
相信，希望永遠會在前面。「人的一生很
快就會過去，所以更要懷有希望。」

人沒有理想，會失去更多
有心的本地觀眾並不會陌生於這位藝術

家獨特的詮釋方式，早在2004年，他的作
品便已登陸香港，而近幾年創作的作品則
更多體現出「時代在變，畫面上的文字也
在變。」近兩年，他畫了一些以希望工程
為主題的作品，也嘗試 更多探討「從此
遠去、從頭再來」的主題。他說：「對我
而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我想用各種形
式傳達我骨子裡的想法。」

王能濤最想表達的，始終是從過去到現
在、從「新」到「舊」交替後人內心的嬗
變。「我們這一代人其實都挺理想主義
的。」而他更認為理想的重要性就在於

「人如果沒有理想，會失去更多東西。」
「這個國家實際上有很多有理想的人，

他們也在做 很有希望的事。」王能濤認
為，人們需要知道過去的痛苦是從哪裡來
的，但是更應該意識到，有許多人在用真
誠的心意，愛 這個國家和這個時代，他
用他的作品去呈現的，也是這樣一種實實
在在的令人充滿希望的精神，按他的話
說，是「對未來幸福的一種承諾。」

有些藝術家會刻意去尋找痛苦，但王能
濤覺得，好就是好，不需要刻意再去深挖
痛苦。「我覺得過去那些年裡的痛苦足夠
多了，現在是時候消化、吸收一下痛苦，
從中提煉出對生活有意義的東西了。」即
使是在曾經最痛苦的時代中，人也必須從
中尋找希望。「否則，整個心態就會變得
很扭曲。」王能濤說「你看文革中那些活
下來的人，其實他們都是帶 希望、愛、
美好的精神力量，一路支撐 走過來。」

香港對王能濤的意義是特別的。他曾經
專門畫過一幅《我愛香港》，表達自己對
香港的感情。「香港人的心態，有一種很
真誠、純粹的東西，很美好。我們內心往
往在尋找那種坦誠、直接、彼此對話，而
這些我能在香港找到。」他認為反而是在
當下的內地，人們有時會忙於掙錢而疏於
保持內心平和，或許從心態上就會表現得
較為急躁，這一點可以向香港借鏡。

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失去內心的希
望、純凈、樂觀和對生活的深愛——而
這，就是王能濤的「有話要說」。

第八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華賽）日前在杭舉行頒獎
儀式。據悉，本屆華賽從上萬幅參賽作品中評選出79幅

（組）獲獎作品，路透社攝影記者高潤．托馬斯艾維克
(Goran Tomasevic)拍攝的《利比亞的衝突》摘取了本年
度的新聞照片大獎。美聯社的攝影師瑞貝卡．布萊克威
爾拍攝的《科特迪瓦動亂》獲非戰爭、災難類重大新聞
組照金獎。

浙江省委宣傳部長葛慧君在頒獎現場表示，此次活動
有利於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溝通和相互交流，為新聞記
者和攝影師搭建了展示優秀作品和創新理念的重要平
台。

中國攝影師賈代騰飛拍攝的《搖晃的財富——民間借
貸風波下的溫州》獲經濟及科技類組照金獎。呂廷川拍
攝的《二戰勞工倖存者》獲新聞人物與肖像類組照金
獎。第八屆華賽組委會主席于寧高度肯定了這些獲獎作
品所體現的開闊的新聞視野、敏銳的洞察目光、快速的
客觀反映、高超的攝影技巧和有力的視覺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 恆、實習記者 陳書芸 杭州報道

本土藝術家袁樹基自幼已開始學習素描、水彩及
油 畫 ， 中 學 畢 業 後 修 讀 平 面 設 計 ， 其 後 成 立
Workstation工作室，從事插畫及個人創作。他習慣
在舊物件：如報紙、雜誌、書刊上塗鴉，其中最喜
歡在郵寄來的信封上寫寫畫畫。信封除了本身留下
的印記、痕跡外，結構也最為有趣——它可由正面
翻至背面、由外面打開至內面，因而藝術家在繪畫
時，會因這結構關係而構思雖然不同卻有延續性的
內容。

袁樹基第一個以舊信封及此形式創作的《視覺容
戲》是一個多媒體作品，投射的信封虛擬影像如屏
幕般只看到卻觸不到，與在牆上展示的實體信封系
列互相對比、交疊，反映了傳統信封在電子郵件（e-
mail）相對傳統信封的獨特性，讓觀眾走進作品之
中。今次展覽，他將《視覺容戲》的概念延續，特
意為展覽場地Unit Gallery的所在地賽馬會創意藝術
中心（JCCAC）度身創作全新的《記憶載睇》。儘管
JCCAC由舊工廈改建為藝術中心，然而這空間仍保
留 一些昔日山寨廠年代的機器和招牌。它的存
在，具有貫穿、聯繫這個空間新舊發展歷程的意
義。

《記憶載睇》的展覽概念是？
袁：我曾以舊信封創作的系列作品名為《視覺容

戲》，繼而發展到今次以「記憶」為主題的展覽
《記憶載睇》。我在信封外畫 這座石硤尾工廈
與附近公屋的空間和結構圖， 條延伸至信封
內，不知不覺間由山寨廠聯想到自己的一些記憶影像。描繪過去以對比現
在的生活方式，發掘一些我們幾乎忘記了的成長片段。城市建築、信封、
人腦都是記錄生活歷程的載體，它們以不同的途徑如道路、網絡、視覺神

經等將信息轉達，這都是這系列作品的創作素材。為呼應這題
材，我將完成的信封作品貼上郵票並寄往展場Unit Gallery展
覽，讓它完成盛載內容和轉達的任務。

舊報紙塗鴉帶來了怎樣的創作樂趣？
袁：除了在舊物件如報紙、雜誌、書刊上塗鴉，我最喜歡在郵

寄來的信封上寫寫畫畫。信封，除了本身留下的印記痕跡
外，它的結構最為有趣，可由正面翻至背面，由外面打開
至內面，繪畫時會因這結構關係而構思不同但卻有延續性
的內容，觀眾可以拿在手中開合、把玩、聯想而產生互
動。

為何想為一處空間打造一件作品？
袁：我今次展覽的場地Unit Gallery位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它是由一幢舊工廈改建為藝術中心，然而這空
間仍保留 一些昔日山寨廠年代的機器和招牌，這些東西
反映了當時的生活方式，內裡有不少可發掘的故事，而且
豐富了這地方的獨特性，亦令我聯想到自己成長中的某些
景象，作品與這地方自然地起 呼應的作用。

對空間的新舊更替有怎樣的觀察？
袁：雖然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仍然保留 昔日工廈的建築空間

和結構，但在城市急速發展下，人們的工作、生活方式早
已大大改變。每個年代都有它優勝和不足的地方，城市發
展下生活得以改善，卻又會失去很多東西，甚至某些方面
會倒退，例如環保和休閒生活等。我以空氣流動、光線、
運輸、體力勞動、一技傍身、食物、印刷、視聽器材、時
間、填海等不同的主題作畫，做時空上新與舊的對比，其
間發掘到很多有趣的東西並將它們記錄下來。

《記憶載睇》袁樹基作品展覽
時間：即日起至12月9日 下午1時至6時半（只於

星期六及日開放）

地點：Unit Gallery（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523室） 第八屆國際新聞攝影比賽
（華賽）在杭頒獎

■信封的結構很有趣，它可由正面翻至

背面。

■《黑膠唱片的休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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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希望的樂觀情懷

今年踏入五十歲的王能濤，和生於七十年代的大多數人一樣，用青春見證了整個時代的變遷。1988年畢業

於北京民族大學美術學院的他，一直在北京生活及工作，作品曾在國內外多次大型展覽中展出。《有話要說》

則已是他第三次前來香港舉辦個展。

這次展覽中，包括了他近年的諸多作品，我們也可以同時欣賞到他橫跨素描、油畫、版畫與雕塑門類的創

作形式。而他創作的最大特點，則是所有作品都在「說 話」，且沒有隱晦色彩。他的作品總是希望能把自己

心中惦記的、腦中構想的、口中要傾吐的，盡力在畫布上顯現出來。所以某種意義上，他的作品就是他個人

的宣傳畫。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精藝軒畫廊提供

《有話要說——王能濤作品展》
時間：12月6日至12月24日

周一至周六

上午11時30分至晚上7時30分

地點：精藝軒畫廊

（中環卑利街五十號地舖）

■《流年日誌 no.36》, 140×105cm 

■藝術家王能濤

■《流年日誌 no.18》, 110×1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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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


